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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于非命的东北军重臣常荫槐
在沈阳市大东区天后宫路万寿巷内，有一

座建于民国时期的豪华公馆。该公馆占地面
积 329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96 平方米，由主
楼、门房、院墙、影壁墙等组成；大门是三个券拱
式的门道，仿古牌坊式的中门，为歇山顶，正脊
两端翘起，拔檐挑脊；院内设大花坛，有假山喷
泉；主楼正中大门前檐半圆形抱厦，挺立4根水
泥圆柱，圆柱上端饰浮雕花叶，与二楼正中半圆
形阳台组为一体。这座公馆的主人名叫常荫
槐，他是当年东北军中与杨宇霆齐名的风云人
物，他的结局很凄凉，有人说他“自作自受”，有
人感叹他“命不当绝”。

出身名门望族
平台一枝独秀

常荫槐，字瀚襄，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
昌图府奉化（梨树）县。常氏在黑龙江讷河县拥
有良田千顷，相传“日初骑马出发巡地查地号，
直到日暮天黑尚未到达边界。”

常氏不仅家资饶富，家族背景也非同凡
响。据说，其先人在北魏时期就曾入朝为官，唐
朝时官至宰相。常荫槐的高祖常凤鸣和曾祖常
汝现“科第联绵，声名洋溢”，且精通武功，常荫
槐的祖父常大成身怀绝技，侠肝义胆。

常荫槐的父亲常殿元，一生养育了常荫廷、
常荫敷、常荫恩、常荫槐四子，在常家，第一个崭
露头角的并不是常荫槐，而是他的大哥常荫
廷。由于天资聪颖，常荫廷于光绪二十年（1894
年）在沈阳中了举人。1910年(宣统二年)，常荫
廷被授黑龙江省青岗县知县，不久又调到绥化
任知事。在任期间，常荫廷清除匪患、发展经
济、秉公断案、明察秋毫，人称“常青天”。常荫
槐的二哥常荫敷在故乡经营家业，三哥常荫恩
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常荫槐的父兄非富即
贵，这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雄厚根基。

1910年，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投奔
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
员。常荫廷任绥兰道道尹时，与黑龙江督军兼
省长的吴俊升结拜，而吴俊升又是“东北王”张
作霖的磕头弟兄，这些人脉资源为常荫槐的来
日发迹提供了绝佳的起飞平台。

想干事、能干事
会干事的常荫槐

有大哥常荫廷撑腰，又能接触上吴俊升、张
作霖这样的东北政坛的头面人物，常荫槐的仕
途生涯自然顺风顺水，看其简历表，他22岁毕业
后从科员干起，之后的 19 年内（常荫槐死时 41
岁）节节提升，正应了那句老话：朝里有人好做
官。

常荫槐后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军法处长、
代理督军署军法课长兼省长公署参议、奉军赴
陕剿匪总司令部军事参议等职；1922 年参加第
一次直奉战争，常荫槐任骑兵第三旅参谋长；不
久，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参事、国务院参议，吉林、
黑龙江两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军镇威军
骑兵集团司令部参谋长；1924年，常荫槐任奉天
省军警执法处长兼清乡督办；参加第二次直奉
战争时，常荫槐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部政
务处长；1926年任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局长，
6 月任交通部唐山大学校长；1926 年 12 月张作
霖联合孙传芳、吴佩孚拼凑安国军，常荫槐任安
国军交通总长；1927 年 6 月张作霖成立中华民
国军政府（即安国军政府），常荫槐任潘复内阁
的交通次长，不久代行部务；1928年3月常荫槐
任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7月被东三省保安总司
令张学良任为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12月
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千万不要以为常荫槐的升迁只靠裙带关
系，常荫槐虽出身大户人家，却没有沾染世家子
弟的奢靡之气，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有魄力，属
于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实干型人才。

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奉军败退山海关，常荫
槐结识了杨宇霆，杨宇霆觉得以常荫槐之才在
部队里任文职实在屈才，就将其带回奉天，担任
军法处处长。当时正值第一次直奉大战刚刚结
束，奉天城内的乱兵到处作乱，而其军事长官又
一味护短，令百姓苦不堪言。常荫槐二话没说，
向张作霖请了一营兵，不管作乱的是谁的手下，
作乱就收拾，事小的关禁闭，事大的就枪毙，一
时，风气肃然。

在京奉铁路局长及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
任内，常荫槐致力整顿铁路交通运输秩序，敢于

督令属员按章办事，对违章者处罚严格，不怕得
罪上司及同僚。当时，许多兵痞坐车不买票，辱
骂乘务人员，常荫槐模仿日本搞了个铁路护卫
军，专门收拾这些兵痞，不出半年，没人敢在东
北的火车上闹事，包括日本人。

有一次，张作霖的厨师坐火车不买票，却占
据头等包厢，被常荫槐麾下的铁路执法队推下
火车，厨师大怒，拿“身份”压人，反被常荫槐痛
打一顿。厨师哭着回沈向张作霖告状，张作霖
闻言大怒，一拍桌子：“打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厨师回答：“叫常荫槐。”张作霖笑道：“我正缺这
么个铁面无私的人呢！”从此，常荫槐屡获升迁。

为了国家利益，常荫槐还敢跟日本人硬
扛。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时，日本多
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
常荫槐置若罔闻，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常
荫槐这种“爱谁谁，老子谁也不怵”胆识与气度，
令张作霖十分欣赏，同样重实干的杨宇霆更视
其为心腹。

除此外，常荫槐还很重视铁路人才的培
养。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
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
交通大学）校长，他以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
山大学之办学经费 20余万元，筹建了交通部唐
山大学锦县分校，校址选在了现在锦州铁路高
中的位置，占地面积为 352亩，梁思成与林徽因
夫妇是这所全新大学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者。

1927 年 12 月，学校更名为“交通部锦州交
通大学”。1929 年 3 月，大学更名为“东北交通
大学”，张学良兼任学校校长。东北交通大学是
辽宁西部地区的第一所大学，是一所专门为东
北培养铁路人才而开办的大学，在这所大学的
创建过程中，常荫槐功不可没。

在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中，常荫槐和
张作霖同乘一车，专列被炸，张作霖、吴俊升遇
难，常荫槐恰在两车厢接头处，仅跌倒受轻伤。

常荫槐之死：
积怨太深的内部火并

张学良为何要杀劳苦功高的杨宇霆、常荫
槐？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常
荫槐是奉天的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还是黑龙
江（省）的主席，那个时代，吕荣寰是中东路的董
事长，最后冲突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杨宇霆跟
我商量，要把吕荣寰撤掉，让常荫槐当董事长。
我就想，这个常荫槐的能力也太大了吧？他当
了奉天的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又当了黑龙江

（省）的主席，现在还要到吉林去做这个董事长，
东三省就没人了，只有这么一个人吗？怎么能
一个人把三省（官）都做了？怎么能三省都有他
的事情呢？冲突就在这儿。杨宇霆一定得如
此，我心里就发火了，所以我晚上请他俩来，把
他俩都枪毙了！”这仅仅是张学良与杨常二人火
并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杨、常二人自恃功高，
对张学良倚老卖老、礼数有缺，这种骨子里的不
尊重，不经意间就能从其言谈中流露出来，甚至
连“小六子”“鳖犊子”之类不敬、辱骂之语都能
脱口而出，这令同样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十分不
爽。杨宇霆、常荫槐经常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无

视权威擅自做主。他们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
帜”，大肆揽权争名争利……有一次，常荫槐准
备在黑龙江建立山林警备队，扩编武装约两万
人，杨宇霆直接从自己的军工厂给常荫槐调拨
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杨常二人居然未
向张学良报备，竟自作主张了。据说，常荫槐还
支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成为“新东北王”，这就
严重地触犯了张学良忍耐的底线。1929年1月
10 日晚，双方积怨良久的内部矛盾终于爆发。
逼张学良在“中东路董事长”任命书上签字的
杨、常二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压根没瞧得起的

“小六子”，居然对他俩动了杀机。

杨宇霆、常荫槐
血染帅府老虎厅

杨宇霆、常荫槐的飞扬跋扈，逼张学良动了
杀机。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自己的卫
队长刘多荃、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商量并
决定晚上动手，但事到临头，他却犹豫不决。多
年后，张学良对外界讲，自己当时竟用银元占卜
吉凶，他说：“我下不了决心，没人可商量。我不
太迷信，但对这件事真迷信。我想，如果这件事
情我应该做，那银元出正面，结果弹一回正面，
弹一回正面，弹第三回还是正面，我想这钱不
对。我反过来想，假若这事我不做，那我就是不
对，那就出反面，弹一回出反面，再弹一回又出
反面，到第三回我不看了，让我太太（于凤至）
看。我太太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知道
你要杀人了！这个钱在我的铁柜里，后来日本
人不知道这柜里有块洋钱干什么用？我是留下
做纪念的。”张学良表示，当初他不想杀杨宇霆，
只想杀常荫槐，而把杨宇霆关起来，但于凤至的
一句“提醒”要了杨宇霆的命。于凤至对张学良
说：“如果你不杀杨宇霆，把他关起来，将来那些
东北大佬来保他，求你放了他，你怎么办？”张学
良顿时醒悟，切勿因情废事，放虎归山，计划遂
定。当晚七点，杨宇霆、常荫槐如约而来，坐在
老虎厅内。张氏帅府规定，进入帅府者一律不
准带武器、不准带兵，但杨、常二人骄横无礼，进
入帅府从不交出武器，并且领来一个警卫队。
按照事先的行动方案，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解
除了杨、常警卫队的武装，然后将“前院已处理
完毕”的字条，秘传给“老虎厅”内的张学良。见
时机已到，张学良望了望喋喋不休、继续纠缠的
杨、常二人，一语双关地说：“二位话说得这么
多，是不是有点渴了？”杨宇霆没好气地回了句：

“是有点渴，可我不爱喝水。”常荫槐紧跟着说：
“就想让你签字！”张学良说：“不爱喝水，那就吃
西瓜。来人，剁两个西瓜！”侍从忙上楼去取，随
即下楼回话：“西瓜在楼上冰里镇着呢，夫人正
在洗澡，我不便进去。”张学良对杨、常说：“稍
等，我去拿。”这些话都是事先商定好的暗语，目
的是将张学良引出。张学良抽身离去后，高纪
毅、谭海率6名彪壮卫士，各个手持匣枪闯进“老
虎厅”。卫士们 3 人一组，分别将杨、常按倒在
地。高纪毅向杨、常二人大声宣布：“奉长官命
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立即处死，就地执
行！”杨、常闻言，脸色惨白，目瞪口呆，临死前一
句话也没说出来。4名卫士分别按住杨、常二人

的双肩，两名卫士分别用枪抵住杨、常二人的后
脑，连开数枪，杨宇霆、常荫槐血染“老虎厅”，这
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杨常事件”。

张学良的善后：
厚葬杨常，不罪妻孥

枪毙杨、常后，张学良把刘多荃叫来，吩咐
他说：“你赶快去见杨大嫂、常大嫂，各送一万元
抚慰金。”听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亲属要争家产，
张学良赶忙派人阻止，以确保杨、常妻儿的利益
得以保全。张学良还特意给杨宇霆的夫人写了
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如大帅出此，弟
必叩首来请，然弟身受重任，十目所视，十手所
指，不能不顾及全局，为国家为人民计，尽大嫂
三思而宥之”。第二天上午，张学良召集张作
相、翟文选、王树翰、郑谦、臧式毅、孙传芳等东
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宣布杨、常已被杀，闻
此言，众人惊愕不已。随后，陆续发布了《东北
三省保安总司令布告》《张学良致中央政府通
电》《张学良致三省父老电》《追述杨常伏法经过
详情》《杨常伏法之判决书》等。判决书等文件
对外宣传杨、常的罪状是：“暗结党羽，图谋内
乱……阻挠和议，把持庶政，侵款渎职”，已构成

“内乱罪”和“叛乱罪”“遂依法判决，立地执行枪
决”。据说，张学良曾决定由秘书长郑谦起草处
决杨、常的通电，谁知郑谦以为张学良将自己划
入杨、常死党，死期在即，竟惊吓而死。张学良
闻讯后，慨叹道：“杀了杨常，吓死郑谦！”，下令
厚待其家属，并亲临其家吊唁。随后，张学良特
意指示：杨、常被处决后，不株连任何官员，“罪
不及妻孥”。张学良安排厚葬杨、常二人，并为
他们撰写挽联，他给常荫槐的挽联是：“天地鉴
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
罪淮阴。”“蔡叔”指的是蔡叔度，周文王姬昌与
太姒所生第五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周初三监
之一的蔡姓始祖，周武王灭商后，封于蔡（今河
南上蔡）。周成王时，蔡叔度与其兄管叔鲜挟持
商纣王之子武庚叛乱，不久被周公旦平定。蔡
叔度被贬，死于流放之地。“淮阴”，指的是汉初
名将韩信，汉高祖刘邦对其疑心，由楚王贬为淮
阴侯，后被吕后与萧何合谋暗算，诱杀于长乐宫
钟室，夷灭三族。用古代的蔡叔度与韩信，比拟
现实的杨宇霆与常荫槐，虽时代不一，却命运同
框。不得不承认：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

“杨常事件”
背后的历史提示音

张学良怒杀杨宇霆、常荫槐，虽逞一时之
快，表面上震慑住了老派势力，掌控了东北的军
政大权，但其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发
生的一系列东北大事件中，张学良身边再无杨
宇霆这样的智谋之士，再无常荫槐这等干将能
人，特别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与灵魂，
20万东北军，顷刻间分崩离析，悲怆地退出了历
史舞台。无论张学良给杨、常二人按上了怎样
的罪名，但他们对东北的发展、对东北军的改造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容抹杀。可以说，没有杨
宇霆就没有后来的张作霖，更没有张学良；没有
常荫槐，就没有东北国产铁路的大发展。张学
良杀掉杨、常两位功臣，寒了一批东北军老臣之
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后，
除了少壮派群情激愤外，张作霖留下的老班底
几乎没有多大反响，更无人援手，由此可见，“杨
常事件”给他们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深。对侧
卧一旁、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来说，张学良除
掉了精明练达的杨宇霆、老辣硬气的常荫槐，等
于借张学良之手搬掉了两块日本侵华的绊脚
石，求之不得。晚年的张学良追忆“杨常事件”，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错不该杀杨宇霆、常荫
槐！”。常荫槐被处决后，遗体被运回吉林梨树
县，灵柩停放三个月，葬于刘家馆子东南一公里
外的山坡处。常荫槐有五房妻妾，养育常溥彝、
常俊彝、常桐彝、常林彝、常伍彝、常勤彝6个男
孩及常俊卿、常文卿、常云卿3个女孩。常荫槐
对子女教育颇为重视，学龄前即聘请学有专长
的学者充任家庭教师，先后有4子留学美、日、德
等国深造，如常林彝毕业于美国克里勒达矿业
学院，曾任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后移居美国；常伍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
北京外交学院副教授。门庭显赫、自负其能、兴
于乱世、死于非命——常荫槐的跌宕人生诠释
了何谓“人生无常”。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地处沈阳市大东区的“常荫槐公馆”。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